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巍峨的大别山脉层峦叠嶂，群峰
挺拔，直插云霄，苍翠的松柏在阳光下
泛着翡翠般的光泽。千岩万壑间，乳白
色的云雾时而如轻纱漫卷，时而似玉
带飘舞，为这片红色土地平添几分灵
秀。在群山环抱的山坳深处，霍山县漫
水河镇万家山村宛如一颗遗落的明
珠，静静地镶嵌在幽深的山谷之中。春
日里，漫山遍野的山花竞相绽放，灿若
云霞；盛夏时节，浓密的树荫织就天然
的绿色穹顶；金秋十月，层林尽染，红
叶似火；隆冬之际，皑皑白雪为群山披
上银装，宛如一幅水墨丹青。在这片如
诗如画的土地上，曾孕育出一对平凡
而伟大的革命伉俪——— 何云岳与刘
福。他们的名字如同夜空中最明亮的
双子星，在风雨如磐的岁月里相互辉
映，用生命和热血谱写了皖西大地最
壮丽的红色篇章。

何治恺之子何云岳，生于清末动荡
之时，自幼承袭家风，深受父亲“德行为
先、济世为怀”教诲的熏陶，天资聪颖，
志向高远。1924年，年仅16岁的何云岳
考入合肥第六师范学校。彼时新文化运
动的思想浪潮仍在延续，马克思主义思
想如春雷般在青年学子中激荡回响。在
早期革命先驱的引导下，何云岳如饥似
渴地阅读《新青年》《向导》等进步刊物，
思想迅速觉醒。不久后，经组织介绍，他
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将个人命运
与民族解放事业紧紧相连。

大革命失败后，白色恐怖席卷全国。
面对血雨腥风，何云岳没有退缩，毅然
回到家乡船仓村，以小学教员身份为掩
护，秘密开展革命工作。他在课堂上传
播进步思想，在田间地头发动贫苦农
民，秘密发展党员，建立农会组织，并着
手筹建赤卫队。他的身影常常出现在深
夜的油灯下，伏案书写传单；也常穿梭
于山林小径，联络同志、部署行动。

1929年11月，西镇暴动爆发。何云岳率领赤卫队员一举攻破西镇事务
所，缴获枪支弹药，点燃了武装反抗的熊熊烈火。随后，他在径树林、下埠河
一带接连发动群众起义，建立起五区三乡苏维埃政权，并担任乡苏维埃主
席兼五区游击队指挥。短短数月间，这片土地上红旗猎猎，工农政权初具规
模，百姓扬眉吐气。
然而，革命从来没有坦途，道路总是布满荆棘。1930年4月，胡家河、黄

尾河地区爆发武装暴动，亟待支援。何云岳不顾个人安危，率领西镇游击队
星夜驰援。战斗中，他身先士卒，冲锋在前，不幸中弹牺牲，年仅22岁。那一
日，山风呜咽，松涛低鸣，仿佛天地也为这位年轻的革命者垂泪。他的热血
洒在大别山的土地上，浇灌出满山遍野的映山红。

而在后方，他的妻子刘福正默默肩负起后方战线的重任。作为开明士绅
刘元梓的女儿，她自幼接受私塾教育，未曾缠足，更怀揣“女子亦当报国”的
坚定信念。在安庆女校求学期间，她积极参与学生运动，响应党的号召，毅
然投身革命洪流。

婚后，她并未囿于家庭琐事，主动请缨加入地方游击队，担任五区财经
委员。这一职位看似文职，实则责任重大：筹措军饷、管理账目、采购药品、
保障后勤，每一项都关乎部队的生死存亡。她多次乔装成卖菜妇人或走亲
访友的村姑，穿越敌占区，冒着枪林弹雨护送银元与情报。有一次，她在途
中遭遇国民党反动巡逻队盘查，临危不乱，巧妙应对，最终化险为夷，保住
了整整一箱机密文件。

红军反“围剿”失利后，主力部队开始战略转移。刘福奉命随军行动，负
责保管和护送重要物资。那口沉重的木箱，装着党的机密档案、伤员急
需的药品和未来重建根据地的希望。无论山路崎岖、风雨交加，她始
终寸步不离那口木箱。有人问她：“你是怎么加入革命的？”她只
是微微一笑，语气平静地说：“那时我在安庆女校读书，虽然年
纪小，但心里早就有了方向。组织上一动员，我就毫不犹豫
地报名了。”这句轻描淡写的话语背后，是整整一代人的
信仰抉择。她不是为了荣耀而来，而是为了理想而战；她
不是因热血冲动，而是因信念执着。

刘福不仅是一位忠诚的革命战士，更是一位坚韧
的母亲。1930年4月，丈夫何云岳率领西镇游击队支援
胡家河、黄尾河暴动时，在战斗中壮烈牺牲。刘福年
轻守寡，独自抚养两个孩子。即便在最艰难的岁月
里，她仍坚持让孩子们识字读书，传承父辈的精神
火种。她常说：“我们流血牺牲，就是为了下一代不
再受压迫。”这份深沉的母爱与家国情怀交织在一
起，构筑起一个革命家庭最坚固的精神支柱。
值得一提的是，这个家族的红色荣光并非

偶然。从刘元梓打破陈规，不让女儿缠足、送女
儿读书的开明之举，到其孝亲爱邻、以德服人的
乡里声望；从何治恺整顿学政、革新教育、为民
请命的仕途坚守，再到何云岳组建革命队伍、坚
持武装斗争、最终英勇就义，以及刘福矢志不渝
的革命实践——— 一家人薪火相传，共同书写了一
部“家风铸魂、信仰接力”的红色篇章。

他们或许没有显赫的地位，也没有留下豪言
壮语，但他们用生命诠释了什么是真正的爱国情
怀与责任担当。何云岳倒在黎明前的黑暗中，未能
亲眼见证新中国的诞生；而他的妻子刘福，则亲眼见
证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广场升起。那一刻，她的眼中含
泪，心中默念：“云岳，山河无恙，如你所愿。”

万家山村的何家老屋后靠青山，门迎碧水，一如当
年，静静伫立。人们知道，那从这里走出的年轻人，早已把青
春和热血熔铸进共和国的基石之中。他们的故事，不仅是家族
的记忆，更是这片土地上永不褪色的红色印记。

星火虽微，可成燎原之势；信念如炬，终能照亮山河。何云岳与
刘福的爱情，是战火中的并肩同行；他们的革命人生，是一曲用生命谱
写的忠诚之歌。在这片被鲜血浸润过的土地上，他们的革命精神历久弥新，
如松柏长青，如星辰永恒。

金寨县1932年建县，至今不足百年，堪称一座“年轻”
的县域城市。虽然建县历史不长，但受诸多因素影响，新中
国成立后，县政府驻地历经三次变迁。每一次变迁，都孕育
着新的发展机遇，有力推动了县域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
活水平的稳步提升。

从金家寨到梅山镇

1954年，因修建梅山水库，金寨县城必须由金家寨搬
出。在讨论搬迁地点时，有人建议搬迁到古碑。因古碑地处
全县地理中心，在当时交通不便的情况下，可以方便与各
区、乡的联系。但实地勘查后，发现古碑饮用水源问题不好
解决，因此该方案被否决。鉴于当时梅山水库已开始施工，
水库坝址下已成为一处大工地，不少场地已经平整出来，相
应的配套设施逐步完善。考虑到梅山水库建成后，施工大军
将要撤离，为利用好配套的施工设施，最终县委决定，将县
城迁到梅山。此前，梅山是一个仅有几户人家的偏僻山村。
1955年，县委、县政府正式由金家寨搬到梅山，标志着梅山
成为金寨新县城。

选择梅山作为县城，虽然具备诸多有利条件，但也存在
发展短板，尤其是地理上，县城位于梅山水库大坝下游史河
两岸狭窄的山谷地带，面积仅4平方公里，后期发展空间严
重不足。加之当时移民任务紧迫，建城仓促，只有粗线条规
划，存在重建设轻规划的短板，建房更是一度失控。至1982
年，首部《梅山城镇总体规划》才编制完成，至此，市政建设
逐步步入正轨。至1988年，梅山已形成6个功能区，建成区
达6 . 5平方公里，人口2 . 3万人。

20世纪80年代的金寨县城梅山镇

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随着经济社会快速发展，越来
越多的人口和资源要素向县城集聚。由于梅山城区的地理

条件限制，可供建筑用地很少，发展空间极其受限，搬迁县
城已是迫在眉睫，势在必行。
早在1994年，金寨县委、县政府便开始酝酿将县行政中

心搬迁至江店镇，规划开发建设新城区。在当年的县人民代
表大会上，县委、县政府提出：“开始实施县城新城区基础建
设，重点建设项目逐步向新城转移，鼓励和支持机关单位和
社会各界到新城区建设办公场所和服务设施，有计划地安
排到新城区办工业和开发房地产”。当年，县城向江店方向
拓展，开始建设将军大道、第二自来水厂等项目。但由于多
种原因，1995年，江店新城区建设方案停顿，除将军大道建
成外，第二自来水厂等项目停工。

从老城区到新城区

进入新世纪后，县委、县政府及社会各界越来越认识到
县城是县域经济的龙头，加快县城建设是推动县域经济发

展的重要途径。2001年，县委、县政府提出经营城镇新
理念，决定“拉开新城区、建设大城关”。当年6月，委

托安徽省城乡规划设计院首次完整编制《金寨县
城总体规划(2001—2020)》；2002年10月，六

安市政府批复实施。依据该《规划》，金寨县
城规划区72 . 68平方公里，人口规模近期
(2005年)7万人，远期(2020年)12万人；
城市结构形态以梅山城区为依托，以
新河小区为纽带，重点开发建设江店
城区，形成梅山老城区和江店新城
区双组团城市布局结构。2004年、
2007年两次对《规划》作了调整。
为配合县新城区建设，2005年，
将梅山镇、江店镇、洪冲乡三个
乡镇合并为梅山镇。

2002年2月2日，县政府出
台《关于县城规划调整期间冻
结梅山江店规划区建设用地的
通告》，冻结规划区一切零星建
房。2003年5月8日，县委、县政
府出台《关于加快县城建设的
决定》，正式吹响了新城区建设
号角。依据县城总体规划确定的
发展方向，本着优先开发新城
区、逐步改造老城区的思路，逐步
拉开新城区框架，计划用5年时间
使新城区初具规模，到2007年县城
人口达到8万人，用地规模7 . 3平方

公里，其中新区建成面积3平方公里，
聚集人口3万人。为推动新城区建设，理

顺体制机制，县委、县政府成立县城市规
划建设管理委员会和县城新区建设开发指

挥部，指挥部下设办公室和县城新区建设开发
投资有限公司，从有关单位抽调人员集中办公。

金寨新城拉开框架

在县城建设上，县委、县政府坚持规划先行，不断完善规划
体系，在县城总体规划的基础上分别编制工业园区、行政办
公区、商业区、住宅区等控制性规划和专业性规划。本着“先

配套市政设施、后开发建设”的原则，着力抓好新
城区基础设施建设，率先启动总投资1534万元、
总长约21公里的“三纵(江叶路、将军大道、经二
路，后更名为梅山湖路)、两横(金顾路，后更名为
悬剑山路；纬九路，后更名为红军大道)、一环(江
环北路、江环南路)”的路网体系建设，同步实施
县行政中心搬迁、拆迁安置小区等配套建设。树
立经营城市的先进理念，探索“政府引导、社会参
与”的县城建设新路径，构建国家、集体、个人、合
资企业等多方参与的多层次、多形式、多元化投
融资机制。2003年6月，县新城区路网建设正式
启动。到2005年底，新城区路网初步建成，纬九

路、新江路等道路建成通车。2005年12月底，新
城区县行政中心大楼正式投入使用，县委、县人
大、县政府、县政协及县直21个单位从老城区搬
迁至新城区办公，2 . 5万平方米安置房交付使用，
连接新老城区的二路公交开通运营。2006年县城
投公司正式组建运作，当年向开发银行申报路网
贷款7000万元并获批，当年到位资金1000万元。

截至2007年底，金寨新城区投入基础设施和
公共事业建设资金2亿多元，征地227公顷，拆迁
600多户，拆迁房屋面积近6万平方米；新建金江、
三岔河等桥梁6座。架设高压线路18 . 5公里，新建
排水和通讯线路管网20公里，绿化带3 . 2万平方
米，路灯524杆。23家行政事业单位在新城区新建
办公楼6座，建筑面积6 . 3万平方米，并迁入新址
办公。县体育馆建成投用，金江实验学校、污水处
理厂等工程启动建设。新开发东方龙城、世纪新
城、凤凰城、金府花园、金色时代佳园等7个规模
商住小区，开发面积33公顷；新建安置一区、三
区、四区安置房7 . 8万平方米，安置拆迁户500多
户。至此，新城区框架初步拉开。

2008年后，金寨县新城区建设持续推进。至
2011年底，新城区常住人口达5万多人，较2002
年增加约3万人。2013年，根据形势发展，编制了

《金寨县城总体规划(2013——— 2030)》，对县城职
能重新定位，明确了近期、中期、远期发展目标。
依据新的县城总体规划，新城区建设全面提速，
投入力度不断加大，城区面积不断扩张，城市品
质不断提升，人口集聚效应持续增强，进入快速
发展期。如今，金寨县城中心城区建成区面积拓
展至33 . 6平方公里，常住人口超22万，城市绿地
率达42 . 3%。一座山环水绕、红绿相融、经济繁
荣、民生殷实的现代化新县城已全面建成，享誉
鄂豫皖，驰名大别山。

“三·一八惨案”震惊中外，鲜为人知的
是，这场惨案中有两位叶集籍志士——— 韦丛
芜、赵赤坪亲身参与并亲历全程，他们从血
泊中幸存，以笔墨为刀枪撰文控诉军阀暴
行。

学生本该潜心读书，群众本该安稳营
生，谁也不愿走上街头请愿。但炽热的爱国
情怀，让他们无法对国家危亡置之不理。于
是，在三月十八日这一天，韦丛芜、赵赤坪义
无反顾地汇入游行的洪流！

韦丛芜当时就读于燕京大学，不少同窗
投身游行队伍；同乡赵赤坪彼时亦在北京，
与进步学子并肩而行，高举横幅，振臂高呼。
谁都没有想到，段祺瑞的卫队竟向手无寸铁
的民众射出了罪恶的子弹。

子弹从耳边“嗖嗖”飞过，游行的人并没
有因为枪声大作而慌乱，仍然挎着胳膊，一
边前进一边喊着口号。很快就有人倒下，赵
赤坪去扶一位受伤的青年，刚扶住，另一个
人又中弹了。那个人倒在地上，双手搂住膝
盖，血从他的指缝中汩汩流出。赵赤坪问：

“还能走吗？”那个人嘴唇紧咬，脸部扭曲。

赵赤坪解下自己的白色围巾给他包扎伤口，
雪白的缝隙中瞬间洇出殷红。

暴行中，韦丛芜也受了伤，被压在人堆
中喘不过气来，慢慢失去知觉。

当他醒来的时候，周围已经安静。他扒
开压在身上的尸体，满身血污地从人堆里爬
出来。卫队不见了，游行队伍不见了，横七竖
八的人躺在地上。他爬到街道的栏杆边，才
有人发现了他，搀扶着回到寓所。

韦丛芜在愤激中写下了诗篇《我披着血
衣爬过寥阔的街心》——— 记3月18日北京国
务院前的大屠杀：在伤亡的堆中，我左臂下
压着一个血流满面的少年，右臂下压着一个
侧身挣扎着的黄衣女生，左臂下的死身已
硬，右臂下发出哀绝的“莫要压我”的声音，
挣扎，挣扎，我的头好容易终得向外伸
引……

彼时24岁的韦丛芜，目睹惨绝人寰的
屠杀、直面淋漓的鲜血，心中满是对段祺瑞
执政府暴行的愤慨！他决意控诉，要让更多
人看清军阀的罪恶嘴脸！

在《我披着血衣爬过寥阔的街心》之后，

韦丛芜又写了《我踟蹰，踟蹰，有如幽魂》，
他一边写，一边流泪，义愤填膺。“三·一八”
的枪声长时间回响在他的脑海，“三·一八”
的血泊久久不散。

鲁迅先生亦撰文声讨，他在名篇《记念
刘和珍君》中写道：“我在十八日早晨，才知
道上午有群众向执政府请愿的事；下午便得
到噩耗，说卫队居然开枪，死伤至数百人，而
刘和珍君即在遇害者之列，但我对于这些传
说，竟至于颇为怀疑。”

三·一八死难学生中，有两个是鲁迅的
学生，一个是刘和珍，一个是杨德群。鲁迅的
心情，可以说是“出离愤怒了”。刘和珍是未
名社的忠实粉丝，《出了象牙之塔》出版后，
第一个到未名社购买的就是她，订阅《莽原》
半月刊全年的也是她。一个性情温和，始终
微笑着的女学生，竟遭军阀残忍荼毒。

鲁迅痛斥执政府的暴行，发出“不在沉默
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的振聋发聩的呐
喊，并且在《无花的蔷薇之二》一文中写道：

“三月十八日，是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
赵赤坪也在《莽原》上发了镌刻着伤痕

的诗歌《深葬》，表达对黑暗的憎恨，对未来
的憧憬，表示要热烈地完成自己的工作，直
到生命的最后一息：从今后，我不再做任何
幸福的幻想，我不怨恨，也不悲哀，更不呻
吟。我只热烈地去完成我的工作，直到燃
尽了这蜡烛的人生……

未名社成员曹靖华本在河南，惨案次
日便抵达北平。他一见到赵赤坪与韦丛
芜，便紧紧握住二人的手，激动地说：“我
迟了一步，好遗憾没能和你们在一起！”

曹靖华此前效力的河南国民革命
军第二军遭当地军阀击溃，他取道徐
州、上海辗转赴京，未名社六位成员
得以相聚。大家聊了很多，聊“三·一
八”，聊当前政局，聊《莽原》最新一
期的稿件，聊未名社的出版问题，
也聊中国的出路和未来。

经历“三·一八惨案”的洗礼
后，赵赤坪、韦丛芜及未名社其
他同人，对时局看得更清了，对
进步与解放的向往愈发深切，
众人的心也更加紧密地凝聚
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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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一八惨案”中的两位叶集人
黄圣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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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以来，《皖西日报·红土地》专栏主要聚焦
百年党史第一阶段的皖西记忆，在大家的笔耕不辍
中，那段烽火岁月里的血雨腥风、沧桑巨变已得到充
分书写，为了更完整地勾勒皖西大地在党的领导下走
过的百年征程，我们想将笔端向更广阔的历史时空延
展：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百废待兴、艰苦创
业，到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敢为
人先、勇闯新路，再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攻
坚克难、逐梦前行。
这些历史阶段中，皖西儿女接续奋斗的足迹同样深

刻，这片红土地上发生的变革与进步同样值得被深情记
录——— 它们是红色基因的时代延续，是皖西精神在不同
历史坐标上的生动诠释，更是百年党史中不可或缺的
“皖西篇章”。
我们诚挚期待大家以新的视角深入这片土地，打捞

那些建设年代的赤诚、改革浪潮的锐气、新时代的奋
进故事，用文字串联起皖西从革命岁月到发展新篇的
完整脉络，让《红土地》专栏在历史的纵深中，持续
焕发红色的光彩与力量。
投稿邮箱：48221941@qq.com

征征 稿稿 启启 事事

皖皖西西文文化化名名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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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别 山
郤春慧

在鄂豫皖的交界
你横卧江淮之间
如巨龙蜿蜒，划分南北冷暖
绿色翻波处，是大地的襁褓
白马尖擎起青岚
春染鹃霞，夏涌绿澜
秋燃红叶，冬裹银衫
云海漫过群峰，把岁月轻捻

红色血脉，在岩层里奔流
鄂豫皖的星火，刘邓大军的足迹
英雄儿女用热血浸染
信念如松，挺过烽火万千重
烈士陵园的碑刻，苏维埃的旧垣
是永不褪色的精神遗产

楚风与江淮民俗在此缠绵
梯田叠翠，茶香漫山
高铁穿麓，牵来人间烟火
自然与历史，在此相拥成卷
大别山，你是大地的脊梁
是是红红色色的的丰丰碑碑，，是是绿绿色色的的诗诗篇篇

大别山的当代刻度
刘以萱

岩层里还藏着烽火的余温
却已长出光纤的藤蔓
缠绕着每一块倔强的石头
信号塔矗在山巅，如新时代的望哨
把云海译成数据流

盘山公路是大地的经纬
货车载着大别山的晨光
穿过隧道，驶向平原
茶叶在玻璃温室里舒展
带着老区的韧性
泡成城市写字楼里的回甘
风电叶片转动
搅碎了旧时光的剪影
却让每一阵风都有了重量
孩子们在数字化教室
触摸屏幕上的山川脉络
他们的笑声，比清泉更透亮

大别山不再只活在史诗里
它用光伏板的反光
用民宿的灯火
用快递车扬起的尘土
写写就就新新的的篇篇章章——每每一一粒粒松松子子的的坠坠落落
都都是是对对未未来来的的叩叩问问
每每一一次次炊炊烟烟的的升升起起，，都都连连着着远远

方方的的霓霓虹虹

红绿交响大别山
(组诗二首)

红红 土土 地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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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金寨寨县县新新城城区区一一角角。。

上上世世纪纪8800年年代代的的金金寨寨县县城城梅梅山山镇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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